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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随着“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思潮的推进，地理空间被赋予了主观色彩，并参与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

中。其研究从宏观尺度转向微观，更关注“另类群体”在小尺度场域中被主流社会排斥而游走“边缘”的事项。中

越边境地区存在大量跨国通婚现象，缺失合法身份的越南女性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往往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

社会排斥理论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欧洲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研究，如今它已经成为解释诸多社会问题的一个

核心概念。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以云南省河口县桥头行政村为研究案例地，探讨微观尺度下越南女性配偶遭遇

社会排斥的空间表现。研究发现：① 越南女性的活动在公共空间内受到限制；② 越南女性和本土居民在当地

形成了“他者”和“我者”两相对立的空间；③ 劣势的家屋空间方位对越南女性的社会排斥有加剧作用。研究对

于丰富微观空间层面的社会排斥理论与实证研究有一定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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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地理学将边界看作通过明确的法律框架

来分割不同政治实体的界线，边境则指邻近边界

的区域范围[1]。从文化地理角度看，边境不仅是交

流、合作与融合的重要平台，亦承载了不同文化实

体之间的矛盾[2]。中越边境地区由于地理相近、民

族相似、文化相通，相互交往和通婚由来已久。自

中国和越南先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革新开

放”政策以来，特别是 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后，

云南边境涌现越南妇女跨国婚嫁到中国的现象，中

越边境跨国通婚数量逐年上升[3]。国内研究多从社

会学和人类学视角出发，如探讨越南女性配偶在中

国的社会文化适应困境和身份认同冲突[4]，鲜有文

献从空间角度探讨越南女性的社会排斥问题。

“社会排斥”概念最早由法国学者Ren Lenoir

于 1974年提出[5]。他用这一概念来指当时占法国

人口的 1/10，却没有享受到社会保障，又被贴上了

“社会问题”标签的“受排斥者”(the excluded)[6]。随

着这一概念的日渐流行，其涵义及应用范围得到

扩展和泛化。有学者认为，社会排斥意指主流群

体在社会意识和政策法规等不同层面上对边缘化

弱势群体的排挤[7]。在基于性别差异的社会排斥

问题中，Somerville P等认为社会排斥的源泉来自

于弱势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如传统的性

别角色、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工等都是排斥产生

的结构因素[8,9]。

关于社会排斥的诸多分析角度中，空间层面

是一个重要的分析维度[10]。在文化转向和空间转

向的双重带动下，文化地理学者的研究从实证主

义角度分析空间，转向对具体的空间实体进行文

化解读。传统的地理空间因而被赋予主观色彩，

并被认为参与了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生产 [11]。

在此范式的影响下，研究视角从宏观尺度转向微

观。实行微观分析的对象往往是异于社会主流的

“另类群体”，如社会弱势阶层、少数族群等，他们

在小尺度的场域中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而游走边

缘[12]。Sibley D指出对排斥的分析，不仅需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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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和社会控制等宏观方面，更需要考察在日

常生活实践中，“他者”受到的排挤和约束[13]。目前

文化地理学界对于边境地区的社会排斥研究，主

要关注权力主体如何通过对边境的控制，并从“安

全”角度出发，来实现“自我”与“他者”的划分[14,15]。

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本研究关注边境跨国

通婚中的越南女性配偶。从地理空间角度来看，

越南配偶地处行政版图的边缘；从社会文化空间

角度来看，她们是中国社会的“外来者”，一群游离

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另类人”。由于缺乏正常的婚

姻登记，越南妇女嫁入中国并生儿育女却难以取

得户籍。她们生活在中国，是中国家庭的重要组

成人员，却成为无中国国籍的“黑户”。正因如此，

对她们至今仍无官方统计数据[16]。现有研究多从

历史习惯的传承 [4]、相邻地区的地缘关系 [17]、民族

语言和传统的相近[18]、性别结构的不平衡[19]等诸多

因素来探讨中越跨国婚姻发生的原因[20]以及其在

家庭婚姻生活中出现的困境[18~20]。但就目前研究

现状而言，还没有用社会排斥理论分析边境通婚

现象的成果。本研究从空间的日常生活实践出

发，探讨云南边境跨国通婚中的越南女性的空间

排斥问题。该工作对国内社会文化地理及政治地

理中关于“社会排斥”的研究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同时，对促进边境地区的和谐发展亦有现实意义。

11 研究设计

11..11 研究对象研究对象

云南省红河州河口县桥头苗族壮族乡，是云

南省106个少数边境少数民族贫困乡之一，地处滇

东南，位于河口县城东北部，东南部与越南社会主

义共和国老街省孟康县接壤，西部与文山州马关

县山水相连，国境线长 81 km。全境内居住着苗、

壮、瑶、傣、布依等13个少数民族，是一个典型的边

境、贫困、多民族的乡镇。桥头行政村是桥头乡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距河口县城80 km，管辖桥头、

荒田坡、老董上寨、老董下寨、大田房、小田房、田

房中寨等 12 个自然村，18 个村民小组。有农户

661户，乡村人口 2 835人。桥头村经济主要以甘

蔗、柑橘、冬早蔬菜、养殖业为主①。截至 2011年 5

月，桥头行政村共有越南女性配偶10人，分布于桥

头行政村下辖的7个自然村寨中（表1）。

11..22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由于受访的越南女性受教育程度偏低，且普遍

不识汉字，因此难以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研究

主要采取了体验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方法。调查人

员于2012年1月和8月深入云南河口县桥头村下辖

的7个自然村寨进行实地调查，具体调研过程如下：

① 向乡干部、村干部以及当地村民了解情况，确定

访谈对象；② 通过村长联系，访谈越南女性；③

随机访谈村民；④ 向乡派出所和县民政局了解针

对外籍女性配偶的相关政策。访谈共计31人，其中

越南女性配偶 6人，家人 8人（平均时长 2 h），村民

12人，村干部2人，乡干部1人，乡派出所干警1人，

河口县民政局办公室负责人1人。

本研究采用情境法和类别法对所搜集的材料

进行了质性分析。具体研究思路为，研究从与越南

女性配偶的日常经验息息相关的 3类空间展开论

述，即日常出行空间、社会交往空间和居住空间。

日常出行空间是人与地理环境之间接触的范围，主

体的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射即可明确其空间范

围[21]。对出行空间的分析通常从活动空间的尺度、

出行活动的空间分布、出行频率 3方面来探讨[22]。

交往空间是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接触

的场所。交往行为的不断产生，是社会文明程度不

断进步和个体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

维系社会秩序有序发展的重要条件[23]。居住空间

是与日常生活最紧密的一种空间，它为人们提供

① 资料由云南河口县桥头乡桥头村委会提供。

表表11 桥头行政村越南边民通婚登记表桥头行政村越南边民通婚登记表

Table 1 The marrige registration form of Vietnamese

brides in Qiaotou Village

资料来源：桥头村委办公室，2011年5月19日。

姓名

王A

刘B

韦C

马D

杨E

杨F

李G

杨H

杨 I

王 J

性别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民族

苗

不详

不详

苗

布依

苗

不详

苗

汉

苗

年龄

30

不详

不详

48

23

18

20

39

19

21

越南何地人

不详

不详

不详

孟康

孟康

孟康

不详

孟康

电边

孟康

何时入境

2002年

不详

不详

2005年

2010年

2011年

不详

不详

2009年

2011年

自然村名

荒田坡

大田房

老董下寨

老董上寨

荒田坡

荒田坡

荒田坡

田房中寨

小田房

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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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蔽的场所，提供休闲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社交场

所；居住空间的使用差异则是社会排斥的指示器[24]。

本研究将围绕这3种空间展开论述。

22 研究内容

22..11 基于日常出行空间的社会排斥基于日常出行空间的社会排斥

在社会排斥理论的早期研究中，社会排斥被

认为是行为个体因其自身的原因或外在因素的限

制所造成的被排斥状态[25]。如果一个人是被社会

所排斥的，则必须满足3个条件：第一，从地理意义

上讲，他/她必须在地域上居住在排斥他/她的社会

里；第二，他/她却未参与所在社会里被认为是常态

的活动；第三，他/她愿意参加这些活动，但却被他/

她所不能控制的因素限制了[26]。边境地区通婚中

的越南女性配偶，虽然都已在当地生活了 1~10 a

不等，却由于她们非法嫁入中国，无法取得中国国

籍和户籍。因为没有身份证，缺失合法的政治身

份，她们自然就难以享用本土居民所拥有的活动权

利。此外，越南女性全部不识汉字。因此，在出行

活动方面，越南女性普遍地被限制。如老董下寨的

越南女性韦C说：“我一个汉字都看不懂，连钱上的

字都不懂，5块和5角分不清。不怎么去镇上。”

据调查，自嫁入中国以来，85%的越南女性的

出行活动范围完全局限于其所生活的桥头乡范围

内，10%的越南女性到过河口县城，仅有5%的越南

女性曾经去过省会昆明或省外。由于近年来施行

的火车票实名购票等制度的束缚，曾随同丈夫到

外省打工的她们已没办法再出远门。

相比村里大多数女性外出打工，桥头村越南

女性的主要日常生活半径仅局限于家屋和自家的

田地，且总体上表现为以居住村落为中心，活动空

间随距离增长而迅速减少的特征。若以从居住的

村落到桥头乡作为“出行”的标准，越南女性出行

频率以每月出行一次（65%）和每半年出行一次

（26%）为主，而每周出行频率仅为8%。

有学者指出，平时利用空间范围越大、出行次

数越多者，更可能获得社会资源并促进自身向上

发展[22]。若行为空间受到限制和社会资源缺乏，便

难以完全参与社会生活，出现生活困境的局面，就

会产生社会排斥，且通常容易得到强化[8]。由于没

有合法的身份，越南女性在公共空间的享用上受到

限制，她们难以在更大尺度上有效地获得和利用社

会资源，这势必导致并加剧了她们的社会排斥。

22..22 基于社会交往空间的社会排斥基于社会交往空间的社会排斥

有限的行为空间还会影响日常交往，其社会

交往对象往往局限于亲人、朋友或邻居，极少涉及

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22]。据观察，越南女性的日常

交往对像局限于桥头村，但与当地村民这个主流

群体交往过程中，越南女性普遍遭遇社会排斥。

对基于社会交往的社会排斥进行细分，可分为

被动与主动2个维度。被动的社会排斥指那些并非

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是因为外在因素或自身先天性

因素而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主动的社会排斥指

一些社会群体在一种亚文化的引导下，因其不认同

主流社会而采取的对主流社会的主动逃离[5]。越南

配偶属于居住于当地的“外来者”，身份认同处于尴

尬的境地；她们在与本土村民的日常交往中，既遭

遇被动，也不时采取主动之社会排斥。

被动的社会排斥具体表现为越南女性遭部分

村民排挤和冷漠，他们表示不大愿意与越南女性

交往，越南女性在村里活动的空间，村民多不愿涉

足。如某村民说：“我说中国话，她们说的是越南

话，我怎么跟她们聊天？她们在村里喜欢呆的地

方，我们一般都不会去。”主动社会排斥指越南女

性主动逃离当地村民而造成的排斥状态，其具体

表现为桥头村的越南女性们普遍不愿涉足村里的

公共空间，包括场院、水井附近、村里巷道、小河边

等，这些当地村民可以自由地聚集，交流彼此感

受，传播各种消息的场所。

此外，乡村的公共空间还包括乡村存在着的

一些制度化组织和制度化活动形式。例如村里的

文艺活动、村民会议、村民赶集、红白喜事仪式活

动等，村民同样可以在其中任意交流、交往，表达

自己的权利诉求[27]。然而，70%的越南女性不愿跟

随家人走亲访友，参加红白喜事。如荒田坡村的

越南女性杨 F的家婆解释说：“我们要她（杨 F）跟

我们一起走亲戚，她不肯去。她不大会说我们的

话，别人喊她名字，有时她都听不懂。所以她去了

不知道跟谁说话，像个哑巴，当然就不想去了。”

此外，就政治与社会参与程度而言，越南女性

因丧失基本的政治权利，在乡镇选举、社会保障等

政治和社会活动中，她们不具备最起码的权利资

格。故而村、乡镇会议将越南女性排除在外。如

桥头村村干部就认为：“村里开会不会喊（她们），

她们毕竟是外国人嘛，有些国内政策的东西，她们

知道了不太好”。同时，这些越南配偶自身普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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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桥头村的另外一位越

南女性王 J说：“我连村长是谁都不知道，村里开会

更不会去”。

因此，相比本地村民，越南配偶处于边缘、被

排斥的境地。在桥头村形成了边界分明、两相对

立的空间，分别由“我者”当地村民与“他者”越南

女性占据。村民空间在地势和范围上占有明显优

势，越南女性空间则排挤在乡村的边缘。

22..33 基于居住空间的社会排斥基于居住空间的社会排斥

居住空间不仅是栖身的场所，还包含了居住

者对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交往对象和生活方式

的选择。已有研究表明基于居住空间的排斥使得

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缺乏联系，弱势群体被主流社

会抛弃，被其他社会群体隔离[28]。

本次调查重点观察了桥头村管辖下的自然村荒

田坡一户娶有越南女性的农户的家屋空间。荒田坡

村属于山区，位于桥头乡东南边，距离乡政府3 km。

2011年全村经济总收入48.99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2 512元。农民收入主要以种养业为主①。全村有农

户 41 户，截至 2012 年 8 月，共有 4 户娶了越南妇

女，占到全村农户的10%，是桥头行政村娶有越南

妇女最多的自然村落。其中 3户均居住在村落边

缘，最为典型的是杨F家。

嫁入中国的杨 F，1993 年生人，原籍越南孟

康。杨F的婆家全家务农，属农村贫困户。杨F的

家公于 1983年越南自卫反击战后，遭泄愤的越南

人报复，在自家田间被流弹炸断胳膊，后手术接

骨，现每月领取 43元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杨F家婆2009年患肾结石，手术切掉半边肾，花费

过万医疗费。全家因病致贫。杨F家位于荒田坡

村的尽头，村里的水泥路在杨F家成了断头路，并

与杨F家的房屋院落形成高度约2 m的落差。杨F

日常从林间的山路出行，不走连接桥头乡和荒田

坡村的大路（图 1）。由于从村里水泥路去杨 F家

较为困难，据观察，很少有村民到杨F家串门。杨

F家屋在村落空间上处于隔离与边缘的状态，是村

落主体空间中被排斥的“他者”空间；这无疑强化

了杨F的社会排斥。杨F的家公自己说：“我们家

亲戚朋友少，他们过来不方便，难爬家门口的小

路。”村民也认为，“杨F家的路难走，平时很少过去

她家串门聊天。”

33 结论与讨论

社会排斥探讨某一群体及其成员从某种社会

关系和制度，或一定社会领域中被排斥、被边缘化

为弱势群体的过程、机制和状态，并表现在经济、

政治、社会、文化及空间等多个方面。社会排斥概

念逐渐在社会政策研究、贫困问题研究和弱势群

体研究等领域出现。西方地理学者Sibley D将社

会排斥的概念引入地理学界[13]，然而国内地理学界

还未出现相关的文献探讨。因此研究尝试从空间

视角分析越南配偶的社会排斥问题。本实证研究

遵循微观分析的角度，关注“地方”尺度下排斥空

间的产生。研究表明：① 在位于云南河口县桥头

乡的中越边境山村里，嫁入中国的越南女性们由

于缺失合法身份，出行活动受到强烈束缚，享用公

共空间的权利受到限制。② 在与村民的社会交

往过程中，越南女性和当地村民在“地方”形成了

图1 处在村落边缘的越南媳妇家与F家空间方位平面示意图

Fig.1 The family with Vietnamese brides at the edge of the village and the spatial position of F's family

① 资料来源：云南省红河州政府信息网：http://ynszxc.gov.cn/szxc/villagePage/vindex.aspx?departmentid=153438&classid=158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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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和“我者”两相对立且互为排斥的空间；越

南女性被排挤在村落的公共空间之外，无法以公

民身份参与村落的政治事务与社会互动活动。

③ 在对娶有越南女性的农户的家屋空间分析中

发现，其家屋位于村落的边缘，并由于劣势的空间

位置，为这户人家的出行带来不便，也阻碍了与村

民的正常交往，这种空间的边缘化无疑加重了越

南女性的空间排斥。

然而，Soja E W在《第三空间》中引用Hooks B

的观点时强调：如果只是把边缘看作一个符号，看

作是对痛苦和贫困、无望和绝望的标示，那么浓重

的虚无主义就会大行其道。与之相反的是，边缘

空间应是积蓄创造性和力量的地方，一个重新发

现自我的包容性的空间。简言之，边缘空间是政

治选择的“第三空间”[29]。处在行政版图和村落空

间边缘地位的越南妇女群体虽然在日常生活中遭

遇社会排斥；但她们是否已然形成自主力量，中越

边境线上是否存在 Soja笔下的“第三空间”，尚需

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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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oughts of“cultural turn”and“spatial turn”, geographic space has

been subjectivized and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ideology. Its research perspective, from

macroscopic to microscopic, focuses more on“offbeat groups”who are excluded and marginalized by the

mainstream society in a micro-scale domain. It ha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the interaction and the intermarriage

between the nationals across the Sino-Vietnam border due to their geographical proximity and ethnic and cul-

tural similarities. The number of the transnational marriages in this area has increases annually since China and

Vietnam successively carried out the“Reform and Opening-up”policy, especially after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Sino-Vietnam relations in 1991. The Vietnamese brides, due to the lack of legal status, are often excluded

from the mainstream society in the everyday life. The Social Exclusion Theory, developed in Europe in the

1990s, originated in the study of social inequality and now has become a core concept of interpreting various

social problems. This article, with the Qiaotou administrative village of Hekou County, Yunnan Province as the

location for case study and with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in a micro-spatial scale explores the social ex-

clusion suffered by the Vietnamese brides. The researchers investigated in January 2012 and August 2012 re-

spectively 10 Vietnamese brides on the spots of 7 villag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With-

out legal status, the Vietnamese brides have no access to buying train tickets and to checking in at hotels,

which make their activities restricted in the terms of public space; 2) The Vietnamese brides and the indige-

nous villagers, being“Others”and“Subjects”respectively in“place”, form two opposed“spaces”. The Viet-

namese brides, without citizenship and excluded from the village’s public space, have no access to the village’

s political affairs and social activities. Even worse, the Vietnamese brides are monitored by the indigenous vil-

lagers who try to prevent them from escaping, which makes them live in a situation somewhat similar to“Pan-

opticon”proposed by Jerome Bentham and developed by Michel Foucault. 3) The inferior spatial position of

the Vietnamese brides’houses worsens the social exclusion of the Vietnamese brides. The spatial analysis of a

house owned by an indigenous villager who married a Vietnamese bride reveals that the spatial marginalization

caused by the house being on the edge of the village—an inferior spatial position, hinders th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Vietnamese brides and the indigenous villagers.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he spatial exclusion of the

Vietnamese brides are due to their lack of legal status, economic inferiority and stigmatization imposed by the

public opinions. This study enriches, in terms of the micro-space, both the Social Exclusion Theory and its re-

lated empirical research.

Key wordsKey words: social exclusion; Sino-Vietnam border; Vietnamese bride; transnational 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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